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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中年的阿正渴望离职后，隐
居桃源，读书饮酒，有朋友相陪，喝到
刚好，甚至微醉。享受那种飘飘欲
仙，其乐融融的感觉。平常沉默寡言
的他，时常在盛情难却时多喝几杯。
即刻豪情万丈，热血沸腾，这一刻思
维也最活跃，心驰神往，沉浸在笑迎
天下逍遥客，醉翁之意不在酒的一派
气氛中，开始大话连篇，口若悬河，天
马行空，南辕北辙。实可谓无拘无
束，敞开胸怀，甚至没醉装醉，心里有
事儿有话平时不敢说的不敢做的，借

着，酒劲儿大胆的说了，做了。一旦
事后弄出什么麻烦来，或被别人拒绝
了，他就一脸无辜地解释：

“不好意思，我喝多了！“
一日，阿正喝到半醉，迷糊中进

入想入非非阶段，我本天地一男儿，
好想金戈铁马，驰骋疆场，顶天立地，
叱咤风云，那一世，我是英雄，你是美
女，你躺在我怀里，静静流泪，泪水濡
湿我的战袍。我倚天屠龙，仗剑长
歌，一生豪迈，因为有你，我的世界不
再寂寞。 把酒当歌，人生几何？一

片胡言乱语后，向天祈祷，苍天啊？
让我穿越吧！我的要求不高，有处自
己的房产，有份自己的生意，有个貌
美如花的妻子，有个能为我出生入
死，武功高强的兄弟，突然，“嗖”的一
下，奇迹出现了，真的穿越了！ 发
现自己已经躺在古代的雕花木床上
了，只见一美艳绝伦的少妇含情脉脉
向他走来，手里端着一个碗，万分柔
情的对他说道：“大郎啊：该吃药了！”

闪小说二题

穿 越
踏雪无痕

克什克腾的九月无疑是精致的，晨
曦中些许的微凉，野花未凋，色彩的绚
丽妆点出秋天的情调。公主湖边的白
桦树，树叶已经泛黄了。等待日出，无
疑是需要些耐心；为了拍摄好的画面，
摄影师们都会早早起来，架好设备，只
期待一轮喷薄的红日探出头来。所有
人都倍感期待与兴奋，而我却因为早起
睡眠不足，晕晕得在车上瞌睡。

迷蒙中被一声惊呼唤醒时，公主湖
已经笼罩在一轮绝美的日光中，美艳不
可方物。蓝天下的白桦树与镜湖中的
白桦树宛若孪生，随着波光微澜相互依
托，不知哪棵是真哪棵是假。我只看到
互为盗版的两棵白桦树，彼此的根纠结
在水里，而树干和树冠各自展露着风
姿，努力向更广阔的天空和水面伸展，
向世界证明着自己的存在与包容。此
时，清冽的湖水映照湛蓝的天空，不见
一朵云的深邃，瞬间让人洞穿所有世俗
回归简单，而令人窒息的美，把我从混
沌的状态拉了回来。

“公主湖”名字很美，取材于更美丽
的传说。

相传当年康熙大帝为了安抚准噶
尔部，将自己最心爱的女儿蓝琪儿公主
嫁与准噶尔部大汗噶尔丹。自小在父
皇母后身边长大的蓝琪儿公主极不情
愿。无奈宫廷女子，都是王朝江山社稷
的一枚棋子，根本无力左右自己的人
生。当蓝琪儿公主的随嫁队伍走到位
于克什克腾旗塞罕坝以北红山军马场
西二十多公里处时，悲从中来，泪流成
湖，当地人遂把此湖取名为“公主湖”。

蓝琪儿只是电视剧《康熙大帝》中
的一个配角，翻遍史书根本没有相关记
载，但美景与美丽的传说向来互为联
娌，根深蒂固，由此被赋予精彩人文情
怀和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

噶尔丹生于顺治九年（1644年），
蒙古准噶尔汗国的大汗，信仰藏传佛
教。不过他任大汗时，蒙元帝国的硝烟
已经散去，顺延者大清王朝收复了大片
疆土，政权传到康熙，已呈现鼎盛，但边
关并不宁静。南有吴三桂自立皇帝搅
起“三藩”之乱，北有葛尔丹虎视眈眈，
对大清政权构成威胁。

噶尔丹青年时既赴西藏投奔达赖
喇嘛，并且颇得器重。然而他并没有潜
心修佛，而是“不甚爱梵书，唯爱短枪摩
弄”。人在西藏，可是并没有远离政治
中心，他不时返回准噶尔部参与其兄僧
格的政治外交等活动。他一惯的政治
主张是与沙俄交好，从而达到与清庭抗
衡和取得更多筹码的目的。

然而僧格因不满俄国强行对准噶
尔部征税而出兵攻打俄军哨所，1670
年在部落内讧中被族人杀害。噶尔丹
惊闻此变故，日夜兼程返回准噶尔，力
挽狂澜夺回政权，一举击退政敌，成为
准噶尔部政坛的实权人物。俄国趁机
扶持一向亲俄的噶尔丹，帮助他得以顺
利承袭为准噶尔部大汗。

噶尔丹为他的千秋大业周密筹划，
“近攻计划”“西进计划”和“东进计划”，
在沙盘上反复推演，外交上奉行与沙俄
交好的外交政策。他目光炯炯，目视着
南方。接下来就是坚定不移地把计划
付诸实施，并且“近攻计划”与“西进计
划”得到了巨大的成功，助长了他的信
心。踌躇满志，信心爆棚的噶尔丹下步
将要谋划他的“东进计划”了。此时的
噶尔丹睡梦中都会笑醒，时常看着版图
上的那一片山河，沃野千里，绿波摇荡。

“东进计划”的必然结果就是与强大的
清王朝不可避免的发生正面冲突。其
实当噶尔丹成为准噶尔部大汗时，清政
府正在忙于讨伐“三藩”无暇顾及他，只
求他表面臣服，不闹事就行。于是文学
家就杜撰出一个蓝琪儿，以期用美人计
安抚那颗暴躁的心。

然而是虎不可能卧着，准噶尔部与
大清之间的贸易往来不断，大批的商队
蜂拥而至，随着商队的增加，社会治安
增加了很多不稳定因素。没办法，清政
府出台限制商队人数的政策，这引起了
双方关系恶化，从而引发小规模军事冲
突不断。野心勃勃的噶尔丹正好为东
进计划找到了借口，从而开启了与清政
府以战为主的惨烈历程。

细究战争暴发的起因，一切归根于
噶尔丹的野心。然而一个部落与大清
王朝对垒，先天条件就不对等。康熙帝
面对咄咄逼人的准噶尔铁骑，迅速做出
反应，将原来的北方政策做了一系列调
整，包括外交、军事部署等等。

历史是由强人书写的，两个男人虎
目相对，碰撞已经无法阻挡。于是，“乌
兰布统”之战不可避免的暴发了。两个
如雷贯耳令人震撼的男人纠葛在一起，
血光四溅，搅得边关狼烟四起。

从经棚镇去乌兰布统古战场，会经

过桦木沟，一路美景宜人。久闻桦木沟
美名，向往已久，无奈总是时间不能兼
顾，未能成行的遗憾这次终于可以放下
了。极目望去，青山与草原连成一体，
界限模糊不清。初秋的草原已经透出
萧瑟的身影，两旁白桦树叶子开始泛
黄，微风吹过，间或会有一两片飘落下
来，虽不是洋洋洒洒的一地落叶，可是
一叶知秋的冷意已经显现。身上加了
一件薄毛衣，人在车上，但还是感觉到
了塞外秋的微凉。车程很远，但两旁的
美景足以消除旅程的单调与疲惫。

“乌兰布统”汉译红色的坛子。褐
红色的乌兰布统烽，在草甸子远处兀自
独立，像一位智者在沉思过往。清澈的
乌兰公河，如勇士镶银的佩带，绕山而
过。乌兰布统处于丘陵与平原交错地
带，呈现出与其它草原完全不同的特
色，这里是森林和草原有机结合，既具
有南方优雅秀丽的阴柔，又具有北方粗
犷雄浑的阳刚，兼具南秀北雄之美。以
其迷人的欧式草原风光，成为闻名遐迩
的影视外景基地。车行渐缓，翻过一道
低矮的山梁，乌兰布统古战场就豁然舒
展在视野之中了。

此时，我踩在平坦无际的草垫子上
遥望乌兰布统峰。平日喧嚣的各色野
花静悄悄的收拢了肆意的姿态，在九月
的阳光下默不作声。远处白桦林浓密
的绿正在孕育着大面积的叛逆，相信未
来的几天，一树殷红就会震撼你的视野
与心灵。然面此时白桦林还看不到一
丝波澜，金秋的诗情画意，红叶满山还
差一点点火候。我的双眸深情地与乌
兰布统对视，然而它却沉默。

康熙十七年（1678年），噶尔丹已
经控制了天山南北，狂妄的叫嚣“夺取
黄河作马槽”，觊觎大清江山的野心已
经昭然若揭。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
五月，噶尔丹在沙俄的怂恿下，进入乌
珠穆沁，欲直驱克什克腾旗的乌兰布
统，这里是距离京都最近的草原。康熙
帝感到局势严峻，一面警告沙俄不要干
涉清朝内政，一面准备御驾亲征，拉开
了乌兰布统之战的大幕。

康熙命皇兄和硕亲王福全为抚远
大将军，皇长子胤褆为副将，率兵3万
为左路军，出古北口；命皇弟和硕恭亲
王常宁为安北大将军，出喜峰口，率兵
2万为右路军。命大臣佟国纲、佟国
维，明珠，阿密达等随军听令。康熙这
边调兵遣将，噶尔丹方面也是蓄势待
发，磨刀霍霍。

七月初，康熙帝出古北口，浩浩荡
荡的御驾亲征队伍出发了。怎奈，行军
途中患了疟疾，在大臣们恳请下，康熙
帝回朝，边养病边遥控指挥对噶尔丹的
战役。二十七日，福全在吐力根河安营
扎寨，营盘四十座，连营六十里，首尾联
络，巍巍壮观。狡猾得噶尔丹则亲率劲
骑 2万余名，尾随常宁深入到乌兰布
统，在山脚下安营，布下“驼城”，指挥大
帐设在乌兰布统峰顶。

“驼城”是葛尔丹独创的战法，将数
千峰骆驼缚足卧地，背上加箱垛，上边
蒙上湿毡，环形排列，形成移动的临时
城池，摆开阵势，誓与清军决战到底。

如果放到现在，动物保护协会一
定会将噶尔丹送上审判庭，让骆驼充当
战争的堡垒和盾牌，多么血腥与残酷！
可是，这就是战争，哪场战争不是充斥
着无情的杀戮。

噶尔丹拉开架势，然而康熙调集的
各路人马还没有到齐，他命福全假装与
噶尔丹谈判，来拖延时间。然而骁勇善
战的噶尔丹指挥过无数次战役，他很快
发现了清军企图，他命令部下积极备战
的同时，大脑也丝毫没闲着，他在心里
评估判断着当前局势的发展与走向，准
备随时与康熙决一死战。

天空中一声苍鹰凌厉地叫声，唤醒
几百年前八月的草原，紧张对垒的两军
剑拔弩张。紧张气息笼罩着乌兰布统
的天空，草原萧煞的气氛另人窒息，连
蛙鸣似乎都停止了。夜色暗淡下来，噶
尔丹身披战袍走出帐外，眉头紧锁，望
向峰下的清兵联营。此时清军大营灯
火通明，他部署的“驼城”静悄悄的笼罩
在一片暗夜之中……

我想山也是有思想有灵魂的，几百
年前的乌兰布统峰是如何承受这突如
其来的痛苦与折磨，想必它战栗的灵魂
都在抗议吧！

第二天清晨，康熙帝的 17000援
军已到。福全命左右两路大军向设在
乌兰布统烽的噶尔丹大军发起进攻。
历史上虽然没有蓝琪儿，可有固伦淑
慧、荣宪淑惠等十几位大清公主，她们
均奉康熙旨意嫁给塞北蒙古王公，既成
为大清的“女婿”，自会为朝廷分忧，他
们是康熙可以依赖的另一支援军。

当时，清朝政府为了巩固其统治还

在北方地区实施借地养民政策，把大批
山东、山西人口迁入内蒙地区，清政府
用“借地养民”来稀释蒙古族的密度，从
而成为稳固统治的政治手段。

让我们看下双方兵力对比：清军左
右翼加起来是 5万大军，再加上翁牛
特、敖汉、科尔沁、喀喇沁、巴林、奈曼、
察哈尔等援军 17000人，清军总人数
是 6.7万人，而噶尔丹只率领 2万骑
兵，兵力悬殊巨大。

火力方面清军拥有铁心火炮和子
母炮。噶尔丹方面有沙俄支援的滑膛
枪和弓箭；并且还有严密的结阵、密林
做掩护，沼泽地阻拦。士兵们隐藏在精
心布置的“驼城”之内用以据守。似乎，
噶尔丹在地利上占据了上风。

两军排兵布阵已经完成，两个男人
的真正较量正式开始了。清军首先用
火炮轰击“驼城”，然而炸开的缺口又
被新驼填充。常宁的右路军更是受阻
于沼泽地中，清军只能加强火炮攻击，
骆驼的血肉之躯纷纷毙命于炮火，血流
成河，驼阵断成了两截，战斗进行的惨
烈异常，整个乌兰布统草原都在剧烈地
颤抖。

清军骑兵、步兵从驼阵缺口处齐入
阵中，发起更加猛烈得攻击，惨烈的战
斗从清晨一直打到黄昏，然而却未能攻
下噶尔丹主阵地，可此时双方军队都损
失惨重。

国舅佟国纲见状与其弟佟国维商
量后，率左路军绕过沼泽，涉河作战，佟
国纲更是身先士卒奋力拼杀。此时的
乌兰布统喊杀声阵阵，旌旗摇曳，汗水
混合着血的腥气在草原升腾起一片死
亡之光。

擒贼擒王，噶尔丹阵营有一四十多
岁的老兵，瞄准冲在最前面的佟国纲，
滑膛枪吐着火焰射入了他的胸膛，国舅
佟国纲不幸战死，血染沙场。弟弟佟国
维眼见哥哥战死在眼前，血浓于水啊，
愤怒激发出了超常的能量，他率军从侧
面横击过去，疯狂而迅速，佟国维不要
命的打法让噶尔丹兵士节节败退，噶尔
丹的防御被一举击溃了，无奈之下他退
据峰顶，据险防守再不出战。

准噶尔部伤亡惨重，狡猾的噶尔丹
命人与福全接洽，讨论归降事宜，一面
组织人马做好撤退的准备。然而福全
未能识破噶尔丹诈降之计，致使噶尔丹
连夜逃出了乌兰布统。

此役虽未能活捉噶尔丹，但其大军
主力遭到重创，锐气不在，逃回了科布
多；噶尔丹以2万兵马挑战康熙6.7万
人，惨败。

清国舅佟国纲以身殉国，终年 50
岁。乌兰布统一役，将士们的鲜血染红
了烽下水面，人们为了纪念佟国纲将军
和死亡的将士，该湖从此改名为“将军
泡子”。此时我就站在将军泡子对面，
静静的湖水在克什克腾草原上滋养一
方净土，芦苇蓬勃，游鱼在芦苇荡里游
来游去。看着蔚蓝天空下闪着银光的
水面，心里不禁在想，如果当年噶尔丹
战败了康熙帝，那么中国历史又会是什
么样的走向呢？

两个顶天立地男人的决斗，胜出者
只有一人。乌兰布统之战，以康熙大帝
全胜而成为历史上著名战役。

在乌兰布统古战场纪念馆，看到许
多锈迹斑斑的箭头。箭头已经不再锋
利，可是浑身的锈迹无不透出森森的冷
冽气息。历史尘封的血腥战场早被草
垫子隐藏，轻轻地踱步上去，小心着不
敢大力去踩，生怕一不小心就惊扰了地
下亡灵。

千秋功过，任后人评说，避开噶尔
丹的政治追求和取向不谈，单就他的人
格魅力，倏然发现这位历史的悲情人
物，他毕生忠于自己的理想，为了自己
的抱负，感于同强大的清政府叫板，只
是对手实在太过强大，他又被沙俄利
用，成为清政府与俄国讨价还价的筹
码。乌兰布统之战后，清庭多次劝降噶
尔丹，他都至死不降。1697年，一代枭
雄噶尔丹病逝于科布多。相传，康熙皇
帝正在黄河大堤视察，噶尔丹病死的消
息传来，康熙欣喜若狂，清朝终于获得
征服蒙古最后一个部族的胜利。而同
时，英雄惜英雄，康熙也为失去一位强
大 的 对 手 而 唏 嘘 不 已 。

如今，历史已化做云烟，缥缈间早
已成为过往。此时美丽的乌兰布统已
经成为著名的影视拍摄基地，众多大腕
名星把足迹镌刻在绿波摇荡的草原
上。几百年后，电视剧《康熙王朝》在这
里取景拍摄，这不是历史的巧合，是冥
冥中命运的安排，然而此时沉默的山峰
像极了一位饱含沧桑的智者，向世界传
达着战争与和平，漫长的民族大融合之
路的苦辣与酸甜。

沉 默 的 山 峰
素 心

当生态旅游备受推崇的今天，乌兰布统就像一个怀旧的老人，
时常面对生机勃勃的绿色苍穹娓娓道来，他不厌其烦地诉说那段陈年
旧事，当那道疤痕撕开时，直观展现的是中华民族大融合的艰辛历程。

------ 题记

“一过年就包这么多饺子，去年
有小娟在家，今年我成了劳工了，”王
大爷一边洗面手，一边嘟囔。“你是哪
壶不热提哪壶，”大妈抹了一把眼睛，
转身去了外屋。糟糕，戳到大妈痛处
了，王大爷说了句：“我出去转一圈回
来拿炮仗啊，他们都不在家这年咱也
得过啊！老规矩六个菜，六六大顺。”
大妈去做菜了。外面鞭炮声稀稀拉
拉地响着。

“汪汪汪，”大黑急促地叫了起
来，狗不咬空，大妈隔着窗玻璃一瞧，
一个长发背包的女子进了院，还对大
黑摆摆手，大黑居然不再叫了。

“大妈，我是路过的，想喝口水。”

王大妈第一感觉挺眼熟的，一时
也想不起来在哪见过这姑娘，心里挺
不是滋味，递给她一杯水，这女的有
点像自来熟：“大妈，你几个孩子啊？
怎么都没回来过年啊？“两个，女儿腊
月结婚了，唉！女大不中留，儿子去
外地打工两年没回来了。”大妈有一
搭无一搭地应付着。这时王大爷回
屋了，那女的立刻低头去喝水，王大
爷围着这女的转了一圈，猛地掀掉了

女子的头套：“孬种小子，我观察你半
天了，你就糊弄你妈吧！”
咕咚一声跪地磕头：“爸妈儿子不孝，
太想你们了！”

愣着的大妈一下子回过神来：
“哎呀，真是儿子啊？你这个小瘪犊
子，在外面混的能耐了啊！没给我领
回媳妇儿？还整景吓唬老娘，”一边
骂，一边用衣袖擦着泪水。

“老妈，这是我给你买的播放
器，”说着儿子掏出打开微型播放器：

“大娘我是路过的，想喝点水……”
外面鞭炮声大作，屋内笑声一

片。

除 夕
踏雪无痕

阿斯哈图石林
一

一些石树，形状千奇百怪
你看到的是徜徉其间的人流

和一副副神态诧异、兴奋的表情
却找不到一枚原始的树种
石树下一位安详的老人
打坐成另一棵石树了

这让我想起祖父曾经的样子
坐在家门口的一棵老榆树下

他的故事始于洪荒远古
那时天和地为胞衣，海水为羊水

胚胎还在腹中蠕动如虫
某一天

羊水破了，我站在大青山巅——
我

成了那个唯一脱胎换骨之人

二
起伏转向突兀，不长草的地方
长出石头，再从石头的缝隙

长出草和树

草生成天下最美的草原
辽远，空灵，纤尘不染

草海茫茫，草海的天际线，无限接近
又从无碰触

树和我一样，有时在石头下
有时爬到石头上,有时
我把自己想象成一棵树

多毛，蓬松，惰性，固定……多像
一块泛绿的石头啊，于篝火中闪烁

石头千硬，神形万奇
兼亿年修炼，却不比

这人间百年的珍珠，撒落天堂草原
——

每逢脆草渐远，遍野的牛羊
羊皮袄一样，抱起一地清寒

耗来河
一

耗来河的小身子骨，小也世界第一
今夜有约，抚琴的人，琴音顺流而下

鼓瑟的人，瑟声溯流而上
耗来河自己纹丝不动
像僧人在禅堂打坐

今夜有约，我枕着星辰入睡
麻嘴鸭一样，去游弋、体验风浪里的

今生
而一条河，似乎更在意自己的往生

像我，总喜欢活在自己的过去

走向草原深处
来生已无退路
生成大湖一滴
牛羊的蹄印子

将九曲的河床挤瘦
蒙古马

将伫岸的河柳挤瘦
逆水而上的华子鱼

洄游
大网被肥硕挤瘦

风雪在归途,皮筏子在归途
甚至，许多风情往事

风和野鸟，也在归途——

因为小，便不像河了
耗来河表面看是静止的

而万物总在流动中
流动中安身立命

二

将清澈奉上蓝天
将奔跑交还大湖
放，与放不下的

均得以安生,于寥廓中见虚无——
一条河，将自己托付离离原上
辞别故道，隐匿无尘的肉身

和不朽的灵魂
我来自黄金七八月份

一条河的踪影难觅，只问缘
譬如上次：它以一衣带水
遍访绵延起伏的草海花香

此次寻未果
一条河

达里湖这一须之痒
只待月落风乍起

轻轻一绊
轻轻一绊……尔后
它继续隐匿时光中

地老天荒

克 旗 行 （ 组 诗 ）

杨梓林

绿满山峦，曲曲清泉。雨中行，驰
马平原。履高望远，云霭相连。有百
灵飞，野鸭叫，宿禽喃。

放牧归山 ，袅袅炊烟。踏歌来，

豪气一川。乘骑而去，转过山湾。正
羊儿肥，马儿壮，犬儿欢。

西江月•苇塘聚
杨柳池塘鸭雀，堂厅屋榭家禽。

荒芜小径抵幽林，忽尔鸡鸣犬吠。
五六里来时路，七八个赋闲心。

彼时桃坞在城南，夫唱妇随人羡。
水调歌头•黄岗密林啸

黄岗密林啸，万壑隐沧澜。险峰奇峭
突兀，湾里柳如烟。雾霭连云天碧，莽
莽苍苍画卷，寥廓复悠然。翰墨绘春
景，丹笔染秋天。

路回转，峰又现，岭绵延。一村一品，
水秀山麓树参天。松傲群峦低俯，草
甸蜿蜒十里，白桦醉红颜。野径通幽
处，溪涧水潺潺。

行香子•放牧草原

词/涟漪

雨后的田野 摄影 冯伟


